
開放文學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社會奇情  -- 野叟曝言野叟曝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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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素娥嚼那藥時，滿口生香，但覺有一種辛熱之氣，衝入咽喉，知非平補之藥，急急吐去。那已化之藥早和著津唾，沁入腹中

矣。因把那藥包起，收好袋內，拿到床頭，卻反摸著棗兒，吃了幾個。便覺遍身暖暢，情興勃然，坐在床上，將連瓣輕勾，纏束停

當，套上暖鞋，倒在又李腳邊去，想要安睡。那知伸縮不寧，小腹內如火炭一般，發作起來，一霎時情思迷離，神魂飛蕩。用手摸

那不便之處，竟氤氤氳氳如初出籠的饅頭，一股暖氣直蒸出來。此時素娥一點欲心，如遊蜂浪蝶，把持不定，因把被角緊緊咬住，

咬得牙關格格地響，那裡按捺得下！只得爬過又李這一頭來，將香腮去貼著又李的臉兒，越覺渾身無主，春興橫生，那含苞之內，

竟如蟲行蟻蝕，癢不可當。心頭火發，急求歡會，刻不能耐，急急的卸脫衣褲，將又李抱住，口中不住哼唧。　　又李睡中驚醒，

聽著他口內哼聲，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素姐為何忽作此狀？」素娥道：「小奴此時方寸已亂，有死無生，只求相公垂憐，救奴一

命。」又李認是一時情動，不忍呵叱，將手摟著粉頸說道：「我此病非汝不生，感入肺腑，你既與我沾皮著肉，亦難再事他人。日

間小姐因論璇姑，將你夾雜而言，亦非無意。我原打算向你小姐說明，回去稟知老夫人，即來取你為妾。你是極明理的人，此時苟

合，豈我所肯為耶？」素娥道：「奴此時五內如焚，更甚於相公之瘧，明知非禮，急求救命。相公說這遠話，只好索我於枯魚之肆

了！」說罷，竟哭起來。又李道：「實事斷斷難從，只好為末治之法。」因將一腿橫人素娥股中，把嘴哺住素娥香口，一支手替他

遍體撫摩。那知素娥慾火愈熾，興發如狂，緊抱又李腰胯，將身不住揉挪，流淚滿面說道：「奴這回真個要死也！」又李暗思：素

娥貼身伏侍這許多時，並未見他動情；就是偎冷偎熱，那樣沾皮沾肉，也不見有半點邪心，如何今日這等作怪？兼覺著素娥口中與

那玉戶內，如火炭一般，想就是興發，也不到這個地位，敢是生出什麼怪病來？因急問道：「你向來並無邪念，今日忽然如此，必

有緣故；可老實告訴我，好替你醫治。」素娥忽被提醒，忙答道：「小奴一時饑餓，到床頭要覓茶點，拿著袋裡補天丸，嚼了一

撮。」又李失聲道：「不好了！」即欲推開素娥下床取水，那知素娥萬分難過，死力抱住，又李尚在病中，推之不動，著急非常。

忽想起床頭銀罐內，有水浸冰梨，忙取一隻，塞向素娥口邊，說道：「你誤服毒藥，非水不解，且吃這梨下去。」素娥聽說所吃者

是毒藥，猛吃一驚，忙把梨亂咬而食，便覺一股涼氣，沁人心脾，連稱爽口。又李忙又遞過一支，連那罐中之水，倒人素娥口內。

素娥此時如冷水澆背，欲心頓減。因定一定心，咬定牙關，放下兩手，跨落床去，連喝幾杯冷水，始覺心地清涼，慾火盡滅。鑽進

被中，又李把他抱住；素娥已是渾身冰冷，如睡在銅屏上一般。在又李懷中偎了一回，方才溫暖，忽地痛哭起來，又李忙代拭淚，

問其緣故。素娥道：「奴雖下人，亦知羞惡；日來伏侍相公，一奉小姐嚴命，二報婢子私恩，即沾肉沾身，而此心漠然不動。何期

今夕丑形盡露，廉恥全無，更有何顏，復周旋於相公之側乎？」又李道：「此非汝之過也！邪符所魔，正士偏心；惡藥所迷，貞姬

失節！使我若服此藥，亦必情蕩神搖，罔知忌憚！你一月中，始則滌污撤穢，繼則貼肉沾膚，宛轉床席之間，憔悴屏爐之上，恩重

如山，情深似海，而心明於日，皎皎不欺；我不特感爾如骨肉，亦敬爾如友朋！寧以狂藥之故，稍渝此念乎？」說罷，亦弔下淚

來。素娥忙道：「相公千金之軀，病未全愈，記可感傷？奴蒙相公開釋，銘感無窮，再不放懊恨便了！只是相公身邊，怎藏著這般

惡藥？幾使小奴破節喪身，含羞地下！」又李道：「此頭陀超凡之物，他還有一張藥貼，上寫著每服一丸，可御十女，女子服之，

可御十男。當時就燒掉了，以致幾誤汝命！」素娥道：「你不並藥燒掉？」又李道：「我因別有用處，藉以剪除凶孽，故且留之。

」素娥便不再問。但藥性雖解，神氣已傷，氣喘吁吁，四肢無力，又李緊緊抱住，百般憐惜，撫摩了一會，大家都勞疲了，沉沉睡

去，竟如死人一般，天已大明，兀自酣然不醒。

　　鸞吹黎明即起，在門首走了幾個轉回，總不見開門。因簷溜甚急，又聽不出一毫動靜，只得把門敲響。敲了幾回，只不見開。

鸞吹心疑，叫人掮下門來，仍復上好，然後獨自一個，走進房來。只見帳幅雙垂，惟聞鼻息，揭帳看時，見又李一手摟著素娥粉

頸，臉貼臉、嘴對嘴睡得正甜，鸞吹脹紅了臉，暗詫怎這樣睡法，好不難看，瞥見腳後堆著素娥的衣服，一條舊綢褲，露出半支褲

管，羞得鸞吹倒退幾步，悄悄的走出來，站在門外，心頭兀自跳個不住。因恐有人進來，取一把小鎖，走來鎖好。暗忖道：「原來

他兩人已效于飛，因貪同夢，所以失曉；只是哥哥病未痊可，因何孟浪至此！素娥這妮子也該等哥哥病癒，不應如此性急，倘有反

覆，如何是好！」又想道：「這是幾日關門的緣故，哥哥身子略好，我又不進房去，整日關著孤男少女，你憐我的恩情，我憐你的

憔悴，溫存調笑，以致弄出事來，這倒是我的不是！怪道連日素娥有張沒智，早晚見我到跟前，只顧把眼偷睃；昨晚哥哥催我進

房，都為此耳！」鸞吹自在房中籌想。素娥一覺醒來，見已天明，只是雨聲淙淙，沒有日色，不知時候。悄悄偷出被外，穿著已

畢，立在床邊，打了兩個呵欠。走進門邊，只見門上未閂，失驚道：「我昨晚親手閂好的，怎麼會開起來？」因把門一扯，卻扯不

動，搖了兩搖，在門縫裡一張，見有鎖鎖著；暗忖：是小姐所鎖無疑；莫非進來，見我與相公並頭交頸，只認是已經苟合，不便叫

醒；又恐廚下嫂子們進來看見，故此鎖門去的。小姐，你錯疑心了也！只是羞人答答，怎麼去見小姐呢？沉吟了一會，只得將門敲

響。鸞吹恰好又到門首探聽，連忙把門開了。素娥叫了一聲小姐，不覺兩頰紅生，低頭而去。鸞吹歎道：「乾柴熱火，卻也難怪著

他！只要小心些，不要使病體反覆方好！」因走至床前，正值又李醒來，互相廝叫。鸞吹問道：「哥哥病體又好些麼？」又李道：

「今日身子倒覺乏了些！」鸞吹道：「哥哥出外之人，兼在病中，諸凡要加倍小心，第一以保養精神為主！」又李道：「這個自

然。」

　　兩人正在敘話，素娥出來，站在鸞吹椅後，不住連連呵欠。鸞吹心裡覺得不耐煩起來，又不便直言，只得淡淡的說道：「素娥

妹，你也是這般辛苦了！哥哥說今日身子較乏，望你著意扶持，耐心調護，休使病加，小愈方好！」素娥覺道話裡有針，羞得滿面

通紅，無言可答。鸞吹見這模樣，也就不便再言。廚下僕婦來請檢點祭席，鸞吹辭出，素娥生火煎藥，才伏侍又李吃完，忽聽鸞吹

一片哭聲，與洪儒嚷鬧。慌忙趕去，只見鸞吹氣得渾身發抖，淚如雨下；洪儒早已一道煙的走了。素娥上前苦苦勸住，問起根由。

鸞吹告訴道：「畜生連催羹飯，疾忙收拾上去，拜也沒有拜完，就催化紙。我憶起哥哥所言，向他說知，你說他開口第一句，是怎

麼說法？」素娥道：「他賭錢性急，敢是說不及進會！」鸞吹搖著頭。素娥道：「莫非反怪通知得遲了麼？」鸞吹道：「把我就氣

得昏了，他若像你這樣說，也都罷了！他呆了一呆，脹紅了頸脖，把手一托，說道：」他休想這把刀！那一個不說這田是我該得的

廠！『我吃他這拍頭一句死話，竟沒甚話回他。他又說：「隨他去告狀打官司，終是不中用的！姐姐，休要為著外人，替他說

話！』我也氣極了，合他嚷道：」我怎為著外人？爹爹知恩報恩，寫下遺囑，昨日才過週年，你就翻爹爹的招嗎？『你道他再說出

甚話來？真要把人氣死了！他說：「知道爹爹弄甚圈套哩！』我聽到這句話，我也顧不得，要和他做出的了！吃我一手扯住，說

道：」好呀！你把爹爹都說起來了！爹爹要弄圈套，不好多給田與我！要弄圈套，爹爹是何等樣人，肯弄圈套！爹爹一千四五百

田，只撥開三百畝給與我們，還是弄圈套的嗎？我和你到各房去告訴，看該是這樣誹謗爹爹的嗎？「他才嚇青了臉，灑脫手，亂跑

出去了。你說，叫人要氣不要氣呢？」素娥道：「大相公賭昏了，又聽著旁人唆調，才說出這樣話來！怪不得小姐要氣，婢於聽著

都氣壞了，怎傷犯起老爺來！」鸞吹道：「再說甚呢，不是傷犯著老爺，我也還不是這樣生氣！」素娥道：「小姐身子要緊，大相

公不是真正惡人，慢慢的告訴親族，戒他下次罷！」鸞吹道：「我也氣昏了！文相公吃了藥沒有？」素娥道：「婢子正伏著，剛吃

下藥，聽見小姐啕氣，就跑了來，小姐請進房去歇息罷！」素娥慌慌哭拜起來，即到書房，問又李吃藥後光景。

　　又李道：「外邊為何啕氣？」素娥道：「本等不是惡人，卻開口出來就叫人生氣。相公在病中，休要管他！」又李道：「可是

你大相公麼？」素娥道：「再有誰來！相公肚裡像有些響動？」又李道：「這藥吃下肚裡，只是嘓都都的響，不像個受用的。」素

娥道：「與前日是一樣的藥，因相公昨晚勞乏，加一錢人參，怎反不受用？」又李道：「不好，會子像要出恭！」說猶未絕，只聽

刮辣一響，失聲道：「不好了！」那響聲就如連珠的花爆，絡繹不絕。褥子上早流出糞來。素娥忙提兩件舊衣，揭開被來，只見淋



淋漓漓，一屁股都是糞水，被褥上就如糖水浸著木樨，撒滿一床。素娥忙把衣服揩墊，搶了一把粗紙，替又李揩抹屁股。只聽又李

叫聲：「阿呀！」那糞門就如黃河口決一般，一股黃泥也似的水，直冒出來，衝了素娥一手，連一支衣袖，都黏黏連連的濕了一

半，慌得縮手不迭，說道：「這怎好呢？」偏是又李腹中響不絕聲，那糞色猶如清水般的，一陣一陣，只顧淌將出來。又李面皮雪

白，喘氣不寧。素娥心裡慌張，手足無措。鸞吹走進忽見，眼睛都嚇定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素娥扯衣服揩手，跑進房去，拿出許

多破衣破絮。鸞吹哭道：「我就說不好，真個弄出來了！你這樣也不濟事，還是拿被褥來換才好。」素娥道：「文相公是乏極的

人，如何換得？胡亂揩拭揩拭，只顧墊上去便了。偏生這雨還不肯歇，怎麼弄得清潔哩？」素娥方墊得好，又瀉了一陣，直瀉到晚

來，方才稀少，又李已是發暈。鸞吹只管啼哭。素娥手忙腳亂。弄到瀉住了，駕吹才收住哭聲道：「從前之事，不必說了；只是如

今怎樣醫治才好？」素娥道：「連日吃的都是這藥，並沒見瀉，怎今日忽然大瀉起來？」鸞吹道：「敢是夜間撲了風，受了寒

了？」素娥道：「夜裡風是撲了些，也不到這等利害！如今沒法，只得再把那方加減，吃一劑下去看。」鸞吹拿出三錢上號人參，

素娥撮藥煎好，灌將下去。不多一會，又李又說不受用，早聽見腹中作響，果然又瀉起來，瀉到三更多天，方才稍住，又李已暈過

數次。鸞吹問急救之法，素娥道：「這藥都是暖胃補虛，升提分利，專止瀉泄的藥；如今下去就瀉，有甚藥去治他呢？」鸞吹捶著

胸脯，痛哭道：「總是我害了哥哥了！」素娥道：「不是哭的事，文相公虛乏已極，恐防要脫；且把上好人參，多煎些吃下去，扯

他一把。」鸞吹道：「他吃下許多，就瀉出許多，倒不如乾吃罷。」素娥道：「這也是個道理。」鸞吹進房取參，喝著廚婢們進

去，拿出頂號大參，素娥細細嚼哺。直哺到一更大，又李面色方轉，口鼻之氣亦漸溫和，開眼看著鸞吹手執燭台，站立床前，素娥

伏在頭邊，嚼參哺送，兩人兀是眼紅胞腫，淚掛如珠，萬分不安。問知時已四鼓，幾遍催促兩人安息，鸞吹只得進內，再三叮囑素

娥，小心伏侍。素娥關門，收拾上床，仍嚼參哺，不令又李自嚼，恐乾嚼動火。於是又嚼哺了一二錢，又李止住，擁被而睡。

　　次早，東方一白，鸞吹即來叩門，素娥開進，說知現在去睡，鸞吹喜極。候又李醒來，大家商議用藥。素娥道：「相公是精於

醫理，前日用的是十全大補湯，昨日因相公身乏，加了一錢人參，如何反至作瀉？後來一劑，把四物湯減去，加入升麻、於姜、豬

菩、澤瀉等溫提分利之品，怎又連瀉不休呢？」又李道：「這事真令人不解！」因復呆想了一會。忽間：「煎藥之水，是河水，井

水？」鸞吹道：「連日都用井水，莫非錯打了河水？」素娥道：「河水也沒作瀉之理。」又李道：「只恐並不是河水耳，你聽簷頭

水溜，幾包點滴不止，連日那樣暴雨，莫非誤用了天泉之水？」素娥道：「天泉雖有自上而下之勢，既有許多補藥在內，亦可抵當

得過；即使作瀉，也不宜如此利害，這般神速。」又李道：「醫者，意也。草木之品，因其氣味而定其補瀉，其力原不甚大；只緣

病者氣血虧虛，故能奏效。若無病之人，氣血俱盛，就是多吃補藥，亦不見益；偶吃瀉藥，亦不見損。連日天時不正，大雨如注，

以如此急驟之勢，入我久病脾虛之腹，豈不神速？豈不利害？雖有參置在內，而水多藥少，力不相敵；且浸灌滋潤，俱是急水暴注

之性，到得藥力出來，早已衝腸倒胃，俱從大腸而去矣，豈能與水性相牽制乎？」素娥大悟道：「相公之論，真是精微；定當注人

《本草》人惠後世。」因急向廚房查問，果因大雨，汲水費力，就便在院內水缸中提來的。鸞吹大怒，要去責治提水之人。又李力

阻，鸞吹道：「倘哥哥不精於醫理，仍把此水煎服，豈不致誤大事？即昨日連瀉，致哥哥委頓異常，其罪也就不可恕了！」又李笑

道：「賢妹何不達也！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；惟我該有反覆，賢妹等該受驚憂，故廚下人提這水來，彼不過為造化所使，莫之為而

為耳，豈被之過哉？況書云：」有過無大『；正見無心之過，雖大必宥；即愚兄不幸因之致斃，亦止過之大者耳，何必追究，以致

刑及無辜！「鸞吹、素娥俱贊歎悅服，遂置不問。自此仍用原方，調理了兩三日，病已全退，神已漸復。鸞吹想起忌日啕氣之事，

告訴又李。又李道：」愚兄前日說明，分田一事，斷然不受，這個可置勿論。只是不該疑及老伯，怪不得賢妹動氣！「鸞吹道：」

在哥哥視此田，固如酸雞腐鼠，但係先父一點念頭；若斷不肯受，雖不敢引』卻之不恭『之說，只是教小妹何以為人！言猶在耳，

骨尚未寒，而棄先人之命，幾如土芥，是不孝之罪，上通於天矣！還望哥哥曲全為是！「

　　又李正待開言，只見廚下什婦，慌慌張張的跑來，說道：「大相公來了！」鸞吹道：「來便來罷了！做這般張智！你對他說，

我就出來了。」那僕婦一手指道：「已進來了。」鸞吹道：「他怎就直跑進這裡來？」正待起身去迎住他，只見洪儒已跨進書房，

兩隻眼睛，不住的把又李、鸞吹、素娥三人輪看。素娥正爬在床上，替又李收拾床鋪，忙退下來，叫了一聲大相公。洪儒也不答

應，把嘴對著又李，像要說話的模樣。又李因開口道：「小弟前日造府，適世兄公出，後遇老伯忌日，世兄回府，弟又臥病在床，

曾托令姐轉達。今蒙枉顧，只是尚在病中，不能為禮，殊為開罪！」洪儒扯一把椅子坐下，咳了幾聲嗽，脹紅了頭頸，說道：「白

老哥，久違了！尊處住在那一縣？我小弟今日來奉拜的，第一要請教你的名字哩！」鸞吹、素娥俱覺好笑。又李卻恭恭敬敬，正色

而答道：「小弟住在吳江，賤字又李。」洪儒道：「不差，是吳江。只是要請教你的名字哩。」鸞吹、素娥只待要笑，又李搖頭示

意，方才忍住。那僕婦再熬不住，幾步跨出房門，一路笑進去了。又李道：「小弟賤字又李。」洪儒道：「是又李，不錯，是哪一

個『又』字？『李』字？」又李把指頭在被上划著，洪儒道：「我看不明白，你拿筆寫出來，看我可認得。」鸞吹道：「是『又聞

君子之遠其子』的『又』字，『井上有李』的『李』字。」洪儒道：「姐姐動不動念出古典來，兄弟那裡懂得？」素娥道：「我告

訴了大相公罷，是『前度劉郎今又來』的『又』字，『趙。錢、孫、李』的『李』字。」洪儒歡喜道：「你念出詩來，我就懂得

了！上句是『種桃道土歸何處』，我也記得的。白老哥，你這個『又』字，原來是這句詩上的。」因自言自語的念著「前度劉郎今

又來」「趙、錢、孫、李」兩句，忽然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白老哥，我去了，我還要來看你哩。」又李道：「恕不送了！」洪儒也

不聽見，還自哺哺的念著那兩句，跨出房門去了。鸞吹道：「你看他這個樣子，真叫人氣死，笑死！」素娥道：「不是文相公搖著

頭，竟要笑出來了。」鸞吹道：「家中男婦，俱已吩咐，改稱白相公；我與你兩人倒沒改口，以後俱要留心。」素娥點頭應諾。又

李道：「看令弟不過愚傻，並非奸惡；但此來情狀，甚是蹊蹺，恐有意外之事。」鸞吹道：「有何意外？他不過想賴田耳！現有先

父遺囑，怕他怎的？」素娥道：「若說遺囑，是文相公的事，與白相公無涉了！」鸞吹失驚道：「是呀，我們只顧其前，不顧其

後，這事弄拙了，怎處呢廣？」素娥沉吟道：「還有商量，我前日見那遺囑上，寫的是吳江文白世姪，只消把『文』字改作『之』

字就是了。」鸞吹忙取出來，只見上寫著：「我與大女駕吹溺水，為吳江文白世姪撈救，留日字號四百畝，以報其德。」等語；字

係行寫，那「文」字竟與「之」字彷彿相同。鸞吹大喜，即把筆略描一描，竟成「之」字，毫沒添改形跡了。又李道：「這遺囑，

只不過為撥田憑據，盡可勿論；只是他方才走進房來，兩眼輪轉，把我們細看，又再三問我名字，牢牢記去，必非無故。」鸞吹

道：「他的蠢愚之狀，向來如此，不必慮他。」素娥道：「大相公只讀過《千家詩》、《百家姓》，敢怕在後面些，還不記得；小

姐把《論》、《孟》與他印證，如何懂得？」又李笑道：「怪道他說是念古典了！」鸞吹、素娥俱各失笑。

　　隔了幾日，又李病已霍然，起床靜養，只見廚婢拿著一把富蒲、艾葉、並幾枝石榴花來，說道：「是申伯伯在園裡折來的；說

今日有龍船，白相公可要去看，散散心？」鸞吹道：「我竟忘了，今日是初三了，哥哥身子尚弱，如何去得？且到初五日再處。」

又李道：「我身子好時，這些戲玩之事，也是不喜，何況病後？只是客中兼病，竟不知午日就在目前，這幾枝榴花蒲艾，不啻堯階

奠莢矣！」鸞吹吩咐，分幾枝去供在靈前，留幾枝養在瓶中。那廚婢就要來插，素娥道：「你去靈前插好，這裡待我來養罷。」廚

婢分著幾枝自去。素娥取出剪刀，將蒲艾榴花，逐枝裁剪，正要配入瓶中，只見廚婢急急趕來，說道：「大相公領著差人在外，要

白相公出去哩。」鸞吹著忙道：「你就說不在這裡了。」素娥道：「大相公是知道的，如何回得去？」又李道：「不妨，我自出

去，憑他法制可也。」鸞吹道：「哥哥這樣身子，是斷斷出去不得的。苦小妹不著，與這獸弟做一出罷！」又李道：「他既有差

人，自必經了官府，賢妹如何可以遮蔽？況我並無係戀，到了官亦不過飄然而去，便滿其所欲了。何必使你出頭露面？銀錢與體面

孰重？賢妹不可錯了主意，必於爭執此田！」因整頓冠服，踱出廳來。洪儒道：「這個就是吳江的白又李。」那差人聽說，身邊拿

出牌票，向又李照一照，簇擁而去。正是：

　　水淋珠子天然白，日照珊瑚骨裡紅。

　　總評：



　　又李謂素娥心明於日，皎皎不欺，何至一撮之藥，入口輒吐，即如淫女之忘廉喪恥？與後文璇姑之心正不受邪者迥異。曰：

「心正不受邪，只神鬼妖孽攝召崇魘等事，若毒藥入口無不亂性者，如麻藥之不知痛癢，蒙藥之不知人事，重藥之漸成死症，鴆藥

之立致慘亡。聖賢服之，與庸愚同禍，有得獨免者乎？惟一粒之藥，入口輒吐，而仍如淫女之忘廉喪恥，乃見淫藥之能事，又李籍

以剪除凶孽者此耳。讀者但知為鸞吹設疑、素蛾致死，而不知為補天丸出色，猶未得窺全豹也。奇文如寶，面面玲瓏，詎不信

哉？」

　　又李即籍補天丸剪除凶孽，何以文了不相應？曰：凡作後文而不知應者，下工也；知應而應者，中工也；知應而不應，不應而

仍不失為應者，上工也。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；天道至常而極變，但言其常而不參之以變，非天道也，即非至文也。惟常故設伏，

惟變故不應，非深知天道者，何可遽讀此書！且讀後文素臣撫然一段，則不應而仍不失為應矣。自非上工，其孰能之！

　　誤服淫藥，為鸞吹設疑，為素娥致死，為補天丸出色，法誠得矣。而忍以皎皎之素娥，忽如淫女之忘廉喪恥，於立言之體不梢

失乎？曰：傷寒之若狂，非狂也，病也；素娥之若淫，非淫也，藥也。藥性既解，忽地痛哭，為有廉恥乎？為忘廉恥乎？君子之過

也，如日月之食，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，作者以君子處素娥，焉得為忍？

　　熱病如祟，弓影如蛇。鸞吹一著疑心，即無事不致疑，真有無聲鶴唳，草木皆兵之象，此為入情之筆。天泉一論，抉岐黃未發

之秘，非但箋釋也。庸醫讀之，或且瞠目不解；名醫讀之，當廣傳同志，勿僅銘諸心版，斯不負作者之意。

　　卻素蛾係書中第四次卻色，讀者須合前三次細細參閱，方知特犯之法之妙。

　　卻色至此回而極矣！無論雙人之卻邪色，較此迥別，即卻鸞吹、璇姑，亦不得與此並論。鸞吹並未同床合被，其擁挽抱負，皆

本俠腸，無情絲牽絆；璇姑雖宛然在床，而為德不卒，誼士羞稱，卻之尚易；至於素娥，則既感其恩，復許為妾，而常此赤體擁

抱，哭泣求歡，猶且決意絕之，不幾太上忘情乎？噫，難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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